
第二章

八股

八股的形成 

  清人陶福履甚为简明地叙述了经义文体演变为八股的历史：“四

书文，经义也，宋熙宁中王安石所创。《宋史》：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朔，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省撰大义式颂行，试

义者须有文采，乃为中格。元仁宗皇庆初，复科举，仍用经义，体式

小变，其文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题下有

原题、大讲、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后又

小变，然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一定不易。明初小变，然文后尚

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宏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1 

  有些学者从构成八股的各种成分如破题、对偶等方面来追论八股

的起源，2 也有的学者从原始结构和义理来源溯其远祖，3 从而把八

股的萌芽追溯到明初、元、宋乃至于唐、汉、战国、春秋，不一而足。

本文不拟细探八股文的源流，也不欲明确系年八股产生的时间，因为

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4 即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标准、典型

的八股文？如果说入语气、用排偶即为八股，则宋人文天祥乃至王安

石的经义文已经是八股了；如果说对偶句段为八方为八股，则清代制

义亦非全是八股，晚清许多试卷其实只是六比也属正格，更勿论还有

许多或二、或三、或十、十二比等种种变化了。所以，更重要的可能



还是要看全体、看整篇，看是否已形成垂之长久的定式。5 故本文仅

拟紧密联系科举考试来看一种较完整成形、长期固定的经义八股，这

种八股文作为一种综合的文体样式，尤其是作为一种相当持久固定、

为千百万人小心遵循的文章程式，6 离开考试就确实是一件难以解释

的事情。本文想强调八股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自然而然性。 

  自明代延至晚清的经义应试文（八股）的基本格式是： 

──破题（两句散行） 

──承题（三、四散句） 

冒子 ──起讲（七、八句或十余句，散行浑写题意） 

……入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起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出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比 ──中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后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束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收结（三、四散句）7 



  元倪士毅说，宋之盛如张才叔自靖义，“至宋季则其篇甚长，首

有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

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

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其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

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宜今日又变更之。今之经义不拘格律，然亦当分

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8 由此可大略得出发展到宋季时的

经义文结构如下： 

破题 

接题 

冒子 小讲 

缴结 

原题 

上段 

入官题 大讲 中段 

下段 

从讲（余意） 

原经 

 

结尾 

 

元代基本上如宋，但比其简单，一定不易的只有以下四个部分的结构： 

 



冒题 

原题 

讲题 

结题 

  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到南宋末（1279）约二百年间，经义文

已发展到一个格式相当繁复固定的程度，甚至可说与明中叶以后的八

股格式相差无多。此又不仅经义，宋代的“论”这一应试文也在这期

间形成了与经义相差无几的格式。纪昀说∶宋代考试“论”体使用得

比其他文体还要多些，其始也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审，程

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

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逾越。“论”

体中之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基本上跟经义式

一样，甚至更为发达，“实后来八比之滥觞。”9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

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便是并无经题之限，而是要求“自出机

杼”的论也不例外。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

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当时论体限五百字以上，却无下限，经义亦同。

这易助长繁复之风，实际上，在南宋晚期，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

股”，却很接近于八股（至少比元代及明初经义文更接近）的经义式，

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

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的一圈。 



  宋末战乱，元代早期科举考试又停了几十年，客观上可能反有助

于斩断繁复琐碎的严密程式之风，10 所以，元代，明初的经义文反

趋朴实，不再拘于比偶，格式也只需循大要而不必严守细节。明初四

书义又限三百字以内，五经义五百字以内，文较短小简明。但时间一

长，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官衡文和士子准

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八股在明代的产生正如顾亭林所言：“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

盖始于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1457～

1464）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

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

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

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

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

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

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可传，

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

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

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

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

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

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



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11 清代八股

比较起明代中叶来，变化主要是大结缩短，起讲延长和字数增加。12 

  在此，有一种说法尤须加以辨析，即认为八股文体是由朱元璋所

定，由朝廷立法所定，其根据大概是来自《明史·选举志》：“科目

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

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

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3 明洪武三年定

考试文字程式，并没有厘定八股程式，明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

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

题。”14 固定的两两对偶及全篇之式看来还是如顾炎武所说直到十

五世纪中叶以后的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定型，至此以后四百多年，

在格式上方无大变。 

  我们还可以就目前所能读到的应试文，来看成形的八股是否明洪

武时所定。明初黄子澄（1350-1420），分宜人。洪武乙丑（1385）

会元，下面是他当时的一篇试卷：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15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 

  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

之世而何哉？ 



  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

天子至尊实无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天开日明，

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

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皡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时乎？当斯时也，

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若礼若乐，国之大

柄，则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若征若伐，国之大权，则以天子主

之，而掌于司马。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

也；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皇灵丕振，

而尧封之内，咸懔圣主之威严；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

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此篇在结构上破承起讲收结之意相当明显，短对偶句亦甚多，但

格式并不固定，并未在以后成为定制，其后的经义并不严守其式。明

初经义还基本上和元人一样只是守其大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

久，我们可再以薛瑄的一篇四书文为证。薛瑄（1389-1464），字德

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年间成进士，下面大概是他晚年所作

的一篇程文：16 

  仪封人请见 一节 17  

  封人未见圣而思之切，既见圣而叹之深。夫天不丧道，二三子可

无患矣。封人信之以天，所以一见而有木铎之叹也。惟时孔子辙环至



卫，适于仪有隐君子者溷迹于封疆之间，其姓与名不可得传矣。封人

其官也，彼其望圣人而若企前从者而陈词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

尝不得见也。此其意笃而至，语慕而周。贤哉封人，其若弗克见之，

思有足多者，逮乎从者见之，而封人遂有慨乎其中也，乃出而叹曰∶

二三子何患于丧乎？盖否而必泰者天也，往而必返者势也。况乎有其

具，不患无其施，而诎于藏，当必大于用，则今天下聋聩舍夫子其谁

起？故曰天下之无道也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噫，夫子生不遇于时，

如仪封人者，亦可为倾盖之交也。此文破承起讲收结之意亦相当明显，

但中间散行朴实无华，反不像黄子澄那样“拘于作对”。以上的证据

也许已可表明，延至晚清的基本经义格式（八股）并不是在明初由朝

廷所定，而是至明中叶方由下渐渐定型。然而，这一切也许都不是重

要的，重要的是，即便假设八股程式确实是明初由朱元璋、刘基所定，

并有意以之作为一种加强专制、束缚士子的工具，18 或者所定是另

一种文字程式，那么，这种程式也不大可能是由朱元璋等精心设计出

来的，而更可能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程式略加框定而已。这种程式的形

成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无数人参与的过程。我所要强调的也就是这

一过程的漫长及其自然而然性。八股的产生无法系于某一个人，无法

系于某一个明确的年分，也正好说明了这一过程的自然而然性。八股

文体的创造者并非某一个或几个名流显要，而是许多籍籍无名者。其

动机自然也并非是要加强君权之类，而主要是为方便考试。所以，认

为八股程式是明初由朝廷明文规定是不确的。这种程式实际上很难自

上而下一次框定，而只能自下而上逐渐形成：首先由考官和士子在作



文与衡文的反复互动中，逐渐成形并得到某种默认，成为某种不成文

法，然后才成为某种明确的定制。另外，八股的形成与汉字有着特别

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汉字在世界上算是很特别的一种，它有平仄而

且有偏旁。于是便可以找些合适的字使之两两互对起来。这样，由对

字而到门联，由门联而到挽联，而到很长的挽联，便和八股文很接近

了。中国打“灯谜”的事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在中国各地方各界

很普遍。低级的灯谜，和高级的破题，原是同一种道理。因此，他觉

得八股文之所以造成，大部分是由于民间的风气使然，并不是专因为

某个皇帝特别提倡的缘故。他说：“总括起来，八股文和试帖诗都一

样，其来源：一为朝廷的考试，一为汉字的特别形状，而另一则为中

国的戏剧。其时代可以说自宋朝即已开始，无非到清朝才集其大成罢

了。”19 总之，经义取固定的八股形式并非一日所成，一法所定，

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我们也许可以将八股程式比之为某

种习惯法。 

基本范式 

  清人初学八股，重视区分层次，往往先读八股形成之初即明成化、

弘治、正德、嘉靖之文数十篇，以为入门之路。“此四朝文者，制艺

之鼻祖，读此方知体格之源流也。”20 此时的八股文简明扼要，易

于把握，下面我们即以这四朝的五篇八股程墨名文，21 予以标点，

分段，区别名目，交代作者背景，并略加点评。22 



  这些文章均选自方苞遵乾隆之旨为厘正科场文体所选的《钦定四

书文》，是“清真雅正”标准的具体展现，故还可从其看清廷所悬功

令标准。 

  钱福（约 1505 年前后在世）字与谦，号鹤滩，华亭（今上海）

人，最早的制义名家，与王守溪并称“钱王”。少负异才，科名鼎盛。

弘治庚戍（1490 年）会元、状元，授翰林修撰。诗文藻丽敏妙，登

第后名声煊赫，远近以版乞题者无虚日。，23 下为其文：24 

   

  好仁者无以尚之 二段 25 

  （破题）圣人论人之成德，有以好仁之笃言者，有以恶不仁之至

言者。 

  （承题）盖好仁而物无以加，则好之也笃，恶不仁而物无所累，

则恶之也至。 

  （起讲）人之成德有如此，此所以难得也与，夫子意若曰：天下

之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凡出于天理之公者，不必皆同而均谓之仁，

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皆同而谓之不仁。 

  （两扇上）自夫人有秉彝好德之意，孰不知仁之足好而或不能无

不好者，以拒之于内，则所好为不笃，犹不好也。吾所谓未见好仁者，

岂谓若人哉！盖必气禀纯粹而真知是仁之可好，其于仁也，天下之物



而无以加其好焉，吾知其甚于水火，甘于刍豢，内重而见外之轻，得

深而见诱之少。生所好也，而仁在于死则杀身以成仁；财所好也，而

仁在于施则散财以行之，则其好之可谓笃，而成德之事在是矣。 

  （两扇下）自夫人有羞恶是非之心，孰不知不仁之可恶而或不能

无不恶者，以挽之于中，则其恶为未至，犹不恶也。吾所谓未见恶不

仁者，岂谓若人哉！盖必资禀严毅而真知不仁之可恶，其为仁者，不

使有一毫不仁之事有以加乎其身焉，吾知其避之如蛇蝎，远之如鸠毒，

出乎彼而入乎此，不为不仁而所为皆仁，视听言动之运于吾身也，而

或非礼之害于仁者不忽焉，以少累声色货利之接于吾身也，而或不仁

之妨乎？仁者不暂焉，以少处微，极于纤悉之过，尚肯使之加乎其身

哉？恶不仁者，而不使加，则其恶恶可谓至，而成德之事在此矣。 

  （收结）然则夫子未见之叹，夫岂偶然之故哉！ 

  这是一篇典型的两扇题文，一扇讲“好仁”，一扇讲“恶不仁”，

应当说大比最难作也最见功力。原评语曰：“太史公之所以独高千古

者，以其气大也。此文当观其一往奔放、气力胜人处，如徒摘水火、

刍豢、蛇蝎、鸠毒语，为先辈訾议，则以小失大矣。” 

  下面我们来比较两篇同样题目的文章：一篇是丘浚的程文，一篇

是王鏊的墨卷，丘浚（1418-1485）字伸深，广东琼山人。景泰甲戍

（1454 年）进士，授编修，成化间为国子监祭酒。下为其程文：26 



   

  周公兼夷狄，百姓宁 27 

   

  （破题）惟圣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则民生得其安矣。 

  （承题）夫人类所以不安其生者，异类害之也。苟非圣人起而任

除害之责，则斯民何有而自得其安哉？ 

  （起讲）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辨之问，历举群圣之事而告之及此，

谓夫周公以六圣之德，为武王之相，斯时也，成周之王业方兴，有殷

之遗患未息。 

  （起股）其所以为天下害者，非独奄飞廉而已，而又有所谓夷狄

者焉，夷狄交横不止，害民之生，而彝伦亦或为之渎矣，不力去之不

可也；其所以为中国患者，非独五十国而已，而又有所谓猛兽者焉，

猛兽纵横不止，妨民之业，而躯命亦或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 

  （出题）周公生于是时，以世道为己任，宁忍视民之害而不为之

驱除乎？ 

  （中股）是以夷狄也，则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猛兽也，

则驱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逼人。 

  （后股）夷狄既兼，则夷不得以乱华，而凡林林而生者，莫不相

生相养，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无渎乱之祸；猛兽既驱，则兽之害人



者消，而凡总总而处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于家室田畴之内而无惊

忧之扰。 

  （大结）谓之曰百姓宁，信乎！无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是而

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嗟夫，天生圣人，为民主也。中国帝

王所自立，岂夷狄所得而干之耶？人为万物之灵，岂鸟兽所得而扰之

耶？是以有虞之世，蛮夷猾夏，即任于皋陶，惠予鸟兽，复任于伯益，

有由然也。周公承圣道之传，当世道之责，此其所以不容己于斯欤。 

  我们再来看王鏊的抡元墨卷。王鏊（1450-1524）字济之，世称

守溪，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宪宗成化甲午（1474 年）解元，乙

未（1475）会元，廷对为第三，是为制义大家。28 下为其文：29 

  周公兼夷狄，百姓宁 

  （破题）论古之圣人，除天下之大害，成天下之大功。 

  （承题）夫天生圣人，所以为世道计也。周公拨乱世而反之正，

其亦不得已而有为者欤。 

  （起讲）孟子答公都子问而言及此，意谓天下大乱之后必生圣人

之才。商纣之世，民之困极矣，于是有周公出焉。武王既作之于上，

周公佐之于下。 

  （起股）彼其夷狄乱华，不有以兼之，吾知其被发而左衽矣，周

公于是起而兼之，而若奄国、若飞廉，皆在所兼，兼夷狄，兼其害百



姓者也；鸟兽逼人，不有以驱之，吾知其弱肉而强食矣，周公于是起

而驱之，而若虎豹、若犀象，皆在所驱，驱猛兽，驱其害百姓者也。 

  （中股）是以夷狄之患既除，则四海永清，无复乱我华夏者矣；

猛兽之害既息，则天下大治，无复交于中国者矣。 

  （后股）天冠地履，华夷之分截然，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

之功；上恬下熙，鸟兽之类咸若，人皆曰百姓宁也，而不知谁之力。 

  （大结）吁，周公以人事而回气化，拨乱世而兴太平，其功之大

何如哉！虽然，此亦周公之不得已耳，岂特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

孟子辟杨墨为不得已哉！盖周公不得已而有为除大下之害者也，孔子

卒，孟子不得已而有言除后世之害者也。然皆足以致治，其功之在天

下后世孰得而轻重之哉？韩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愚亦曰，孟子之

功不在周公下。 

  对王鏊的这篇文章，原评曰：“字字典切，可配经传，佳处尤在

用意深厚、是圣人使人各得其所。”方苞评曰：“浑厚清和，法足辞

备，墨义之工，三百年来无能抗者。”对这两篇文章，方苞合评曰：

“骨力雄峻，函盖一时，此程与墨并制科文之极盛也。”又说：“元

作重讲百姓宁，此程重讲兼驱，是其用意异处；俱先于反面透醒，是

其作法同处。”30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川先生，武进

人。嘉靖己丑（1529 年）会元，亦为制义名家。下为其墨卷：31 



  请问其目 一节 32 

   

  （破题）大贤问仁之目，得圣教而以为己任焉。 

  （承题）甚矣颜子之力于为仁也， 领克复之目而任之不辞，非

有得于心法之传者而能之乎？ 

  （起讲）昔颜渊问仁于孔子，而承克己复礼之训也，想其求仁之

志素定于心斋之后，而理欲之分默会于善诱之余，故不复有所疑问，

而直请其目也。夫子喜其见理之真，乃悉数其目以告之曰∶物交之迹

虽由外以感，其中善恶之机则由中以达于外，而仁岂必求诸远哉，近

取诸身而已矣。 

  （起股）彼目司视，耳司听，而心实主之也，若非礼而欲视，则

绝之以勿视，非视而欲听，则绝之以勿听，如此则心不诱于声色之私，

而作哲作谋之体立矣；口有言，身有动，而主之者心也。苟非礼而欲

言，则绝之而勿以形诸口，非礼而欲动，则绝之而勿以形诸身，如此，

则心不涉于尤悔之累， 而乂作肃之用行矣。 

  （过接）克己复礼之目端在于此。颜子遂从而任之曰∶ 

  （中股）仁道必至明者而后察其几，回之质虽非至明者也，尚当

既竭吾才，于所谓视听言动者，择之精而不昧于所从；仁道必至健者



而后致其决，回之资虽非至健者也，尚当拳拳服膺，而于所谓视听言

动者，守之固而必要其所立。 

  （后股）以为仁由己自励，不敢诿之于人也；以天下归仁自期，

亦不敢半途而废也。 

  （过接）斯则回之所当自尽者乎。 

  （收结）吁，夫子之善教，颜子之善学，两当之矣。 

  此文先后入两人口气，形成对话，亦是一奇。原评曰∶“荆川三

墨，惟此可谓规圆矩方，绳直准平矣。”33 

  最后，我们看归有光的一篇墨卷。归有光（1506-1571）字昭甫，

又字开甫，号震川，昆山人。少颖异，九岁能属文，弱冠通五经三史，

中举后屡试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道，学者数百人，称为

震川先生，但至嘉靖乙丑（1565 年）始中进士。他主张“以古文为

时文”，与唐顺之并称“归唐”，其文被誉为“涵盖一世”。34 下

为其文：35 

  诗曰天生烝民 一节 36 

  （破题）大贤引诗与圣人之言，所以明人性之无不善也。 

  （承题）夫性出于天而同具于人者也，观诗与孔子之说，而性善

之言不益信矣乎！ 



  （起讲）孟子告公都子之意至此，谓夫性善不明于天下，盖自诸

子之论兴而不能折衷于圣人也。昔孔子尝读烝民之诗而赞之矣，诗言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诗人之所以为知道而

通于性命之理者也；盖造化流行，发育万物者，莫非气以为之运，而

真精妙合所以根柢乎品江者，莫非理以为之主，惟其运乎气也，而物

之能焉，惟其主乎理也，而物之则具焉。 

  （起股）肖形宇宙，谓之非物之象则不可，而有不囿于象者，即

此而在，其本然之妙，若有规矩而不可越，是声色象貌，皆道之所丽

焉者也；禀气阴阳，谓之非物之形则不可，而有不滞于形者，随寓而

存，其当然之法，若将范围而不过，是动作威仪，皆道之所寄焉者也。 

  （中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则，天下之生久矣，天不变而道亦不

变，盖有不与世而升降者矣；有万物必有万物之则，生人之类繁矣，

同此生则同此理，盖有不因时而隆污者矣。 

  （过接）是以懿德之好协于同然，而好爵之摩通于斯世。 

  （后股）仁统天下之善，义公天下之利，天下均以为仁义而孜孜

焉，乐之不厌，以为其出于性耳，不然，一人好之，而千万人能保其

皆好之乎？礼嘉天下之会，知别天下之宜，天下皆以为礼知而忻忻焉，

爱之无穷，以为其性之所同耳，不然，则好于一人，而能保其达于天

下乎？ 



  （束股）可见天下之情一也，而同出于性，天下之性一也，而同

出于天。 

  （收结）性善之说，折衷于孔子，而诸子纷纷之论，不待辨而明

矣。 

  本文原评曰：“举孔子以折服诸子，不是单引诗词，故归重孔子，

赞与诗同词，故但直出诗词而重发下文，此先辈相题最精处，文之浑

雄雅健，在稿中亦为上乘。”基本范式已陈，下面我们再从八股的几

个主要成分及特点来作进一步的考察。 

  破题 

  破题即每篇文章的起首两句，37 用来说明全文的主题要义，之

所以称之为“破”，用张行简的话说是“题整而分析言之，如整物而

使之破，故谓之破题”。38 或可说把一题破分成两句，从题义中析

取一个角度，一个要点。清代破题要求结尾用虚词，如“也”、“矣”、

“焉”、“已”、“而已”等，但不可用疑问，反诘虚词。破题且不

可直说人名、物名，而必须用其他词来代替，此已形成定式。39 

  破题对考试获隽十分重要。据说，金声初应童试，题为∶“岂不

曰以位”，他终日构思而不能成篇，时交卷者将尽，学政使人察其卷，

只成一破题，将要扶出时，学政取破题来看，见破题两句是∶“君所

挟以傲士者，固士所筹及者也。”此不仅吻合题意，且与当时情况亦

有微妙相合处。学政因而击节赞赏，给烛令写完全篇，于是金声当年



入泮。而破题未妥者则往往被黜或遭人嘲笑，如陈宪章应试南宫，破

“老者安之”三句为∶“人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十个字出现三

个“等”字，首先不免累赘，于是有人批其旁云∶“若要中进士，还

须等一等”。40 还有，科场阅卷，考官少而试卷多，考官常易疲累，

故文章开头是否能写得精辟警醒，开门见山，乃至开门就见山之奇峻，

从而引起考官注意，自然对考生来说相当重要。 

  但破题之重要更在于其本身，在于其与整篇文章的关系。刘熙载

说∶“昔人论文，谓未作破题，文章由我∶既作破题，我由文章。余

谓题出于书者，可以斡旋；题出于我者，惟抱定而已。破题者，我所

出之题也。”41 考官所出经义之题为我给定了一个范围，然而，在

这一范围内如何写，主要写些什么，从那个角度入手，则就要看我如

何破题了，所以，破题是一个最优先，最基本的训练和要求。42 一

次考试，千百士子，同样一个题目，文章却千姿百态，高下患殊，其

差别首先在破题。此正如刘熙载所言∶“破题是个小全篇”，“全篇

之神奇变化，此为见端。”43 下面我们试来观察同治戍辰科（1868）

会试首场首艺的破题：44 

  文题：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45 

破题： 

郑训承（乌程 5）∶更徵君子之所畏，由天命而兼及之也。 

葛荣干（蓬莱 7）∶人与言亦通乎天，君子所必畏也。 



孙汝明（大兴 10）∶人与言亦深其畏，皆本天命而出者也。许景澄

（嘉兴 16）∶继天命而言畏，畏愈显矣。 

陈瑜（宜春 21）∶合大人圣言以为畏，一本于敬天之意而已。 

孙慧基（桐城 22）∶继天命而观所谓，一畏天之心也。 

林祖述（无锡 28）∶人与言皆本乎天命，敬天者所必畏也。 

沈善登（桐乡 30）∶有为天命所寄者，君子并致其畏焉。 

吴宝恕（吴县 37）∶有上承乎天命者，本畏天以为畏焉。 

李应鸿（南海 39）∶更徵君子治心之学，亦奉天以精所择而已。 

刘履安（商丘 40）∶由天命而递举所畏，识之真故畏之切也。 

熊汝梅（黄安 44）∶大人与圣言并畏，敬天之心益见矣。 

金兆基（诸暨 46）∶大人与圣言交畏，达天所以敬天焉。 

徐鸣皋（宜兴 53）∶尽人以合天，更徵之大人圣言矣。 

陈兆翰（鄞县 56）∶天即人而存，畏人即以畏天也。 

冯方缉（吴县 58）∶畏有徵诸实者，始终一敬天之心也。 

陈达（江宁 60）∶有为天命所寄者，亦畏天者所当畏也。 

余鉴（婺源 61）∶人有与天命并畏者，将尽人以合天也。 

黄自元（安化 66）∶进天命而详所畏，犹是达天之学也。 

徐文　（江阴 67）∶由天命而进推所畏，益见敬天之深矣。 

丁云翰（祥符 70）∶继天命以明所畏，尽人合天之学也。 

陈以咸（钱唐 71）∶有为天命所寄者，交儆焉而心愈切矣。 

严蔚文（余姚 86）∶畏有因天命而进者，大人圣言可并徵焉。 

顾树屏（广丰 87）∶有因人见天者，畏人犹之畏天也。 



余烈（金华 88）∶更观君子之所畏，即天命所属者懔之而已。 

欧阳衔（安福 91）∶事人即以事天，惟君子明其故焉。 

罗德綍（南丰 100）∶畏有尽人合天者，可继天命而备举焉。 

馨德（满洲 102）∶进天命以言畏，君子仍畏天命之心也。 

皇甫治（吴县 106）∶奉至人以奉天，仍一畏天之心也。 

于万川（丰润 107）∶继言君子之所畏，由天命而推之者也。 

夏玉瑚（罗山 119）∶畏又在于人与立者，一敬天之心也。 

张绍棠（吴县 129）∶畏及于大人圣言，皆天命之所系也。 

杨际春（高邮 131）∶人与言交致其畏，畏人所以承天也。 

徐家鼎（太湖 164）∶畏有在人与言者，皆天命所分及也。 

胡乔年（天门 166）窥天命之所寄，畏并深矣。 

赵汝臣（黄县 173）∶更即大人圣言观君子，仍以畏天者畏之焉。 

刘廷枚（吴县 174）∶人有上承天命者，本畏天以为畏焉。 

徐作梅（上虞 203）∶以天视人，而人皆可畏矣。 

嵩申（镶黄 208）∶以畏人者畏天，主敬之学全矣。 

高蔚光（昆明 210）∶畏又存乎人与言，君子以诚达天也。 

广照（正白 219）∶人与言交畏，犹是畏天命之心焉。 

徐祥麟（祥符 231）∶人与言皆天命所系，畏之而其功全矣。 

刘海鳌（云阳 250）：有为天命所寄者，畏之又不容己矣。 

鲁琪光（南丰 251）∶继天命而有畏，识义理之至者也。 

李郁华（新化 266）∶畏更在于人与言，君子之明于天命也。 

 



  以上破题，都恪遵朱注：“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

则不得不畏之矣。” 故而讲“畏天命”并非侵上；诸破题无一语涉

及“小人”，故而亦不犯下。文题所限，各个破题的意思自然不可能

迥异，而只有微殊，然而又正要在这“微殊”上大做文章 ，从这“微

殊”生发开去，演出“迥异”的文章，而以上如此多破题，竟无两个

字句相同者，亦是一奇。八股是带着镣铐跳舞，然而又毕竟仍然容有

许多变化。如果没有一定的程式、规则，就难以有一个共同、客观的

标准，如果没有一定变化的空间，也难以衡量出文章的优劣高下。 

  破题的作法，梁素冶概括得最为精确。他说∶凡作破题，最要扼

题之旨，肖题之神，期于浑括清醒，精确不移。其法不可侵上，不可

漏题，不可骂题。语涉上文谓之侵上；语犯下文谓之犯下；将本题意

思未经破全，或有遗漏，是谓漏题；将本题字眼全然写出，不能浑融，

是谓骂题。其两句之中，有明破暗破，46 顺破逆破，47 正破反破。

又有上句领章旨，下句讲本题者；有上句讲本题，下句承章旨者；有

上句讲本题，下句或推开，或吸下，或直断，或虚足者。有两句分破

题面者，有两句如门扇对峙者，有上句即用‘也’字、‘焉’字者，

皆常格也。至于用三句者则变格也。长题之破贵简括，搭题之破贵融

贯，大题之破贵冠冕，小题之破贵灵巧。48 

  我们可以再略看一科──同治十年辛末科会试的破题，其文题

是∶“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敬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

其亲，亦可宗也”49 在《清代硃卷集成》收录的 59 篇文章的破题中



（题多不录），仅有两题相同，即第二名邵世恩与第七十六名吴浚所

破，但文章自然仍做得不同。破题诸义大都遵守朱熹对“有子”此章

的所释∶“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

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尤其是扣紧“谨始”之

义为多，其次则是“无悔”。说明考生能发挥的空间确实有限，但也

不尽然，陕西石泉彭懋谦破为“君子寡过之道，在去其太过者而已”，

就觉较新鲜，且亦中式。50 

代 

  “代”即代入语气，代人说话，代人说理，“代当时作者之口，

写他意中事。”51 由于制义之题并非“根于己”，而是“根于经”，

就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代人说话。又由于经书主要是圣贤之言，“代”

就主要是“代圣贤立言”，代圣人说话。童生试所出小题因为较零碎，

又有截搭等种种名目，故偶尔也会有题出到如阳虎、王孙贾、微生亩

之言行乃至犬吠之类，此时作文也可代入此类主体之口气，但一般来

说，远为郑重的乡会试所出大题都是“代圣贤立言”，要求考生阐发

的都是圣贤义理。 

  “代”也叫“揣摩”，52 即设身处地，假设自己就是原题之作

者，设想自己处于此种地位，感同身受，会说些什么。也正是因为有

“代”，才有话可说，有活泼文机，否则，圣贤之言已全著于题，题

无剩义，还有何话可说。也是因为有“代”，有“代”者理解、领悟

水平的高下深浅，也才会有文章的高下深浅，而由文之拘谨或活泼，



又可见“代”者之胸次或机敏，故汪武曹曰∶“代法者，时艺之金针，

信矣哉！”53 

  “代”由来已久，古今中外作文皆有其法，钱钟书于此有专论，

他指出代言之体最为罗马修辞教学所注重，名曰 prosoposoeia，学

僮皆须习为之，亦以拟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为最难事。马建忠《适

可斋纪言》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记卒业考试，以拉丁

文拟罗马皇帝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说此即“洋八股”也。54 此

“拟”也即“代”，中国古代文化中各种“拟”作更是多多。“代”

法又可入史，如《左传》记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其母偕逃前之问答

等，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左传》所记，盖非记言，乃代言也。

是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左传》记

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论草创

（也是八股“代言”之椎论草创），未遽过也。55 “代”法可入史，

自然更可入文。八股古代即称之为“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

处地、发为文章。宋人四书文自出辩论，明清两代好的八股文则揣摹

孔孟情事，真是栩栩如生，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于杂剧传奇最相

通，最接近，故焦循等以八股与元曲比附，认八股源于元曲，56 因

而，一些作八股觉拘谨、呆板、无话可说者，常被指点从曲、剧、传

奇中讨生机、得启发。57 

  我们又可将“代”比之于现代西方学者常常讨论的、是为当代一

大课题的“identity”（认同、自居），此认同自然是向历史认同，



向圣贤认同，一人自幼习举业，持久自居，始终认同，焉知“代者”

与“被代”不会渐渐接近？又焉知假借既久不会成为己物？这大概也

正是方苞所言“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

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的意思。58 由此亦可见出“代”在传统社

会中“一道德”的功效。59 

比 

  八股文也叫八比文，破承起讲的“冒子”后，即为比的部分，是

为全文的主干及华彩部分（如果文章作得有华彩的话）。商衍鎏说∶

“比者对也，起、中、后、束各两比内，凡句之长短，字之繁简，与

夫声调缓急之间，皆须相对成文，是为八股之正格。”60 文章每两

股成一对，单看一股，就像散文，但若再看与之对应的另一股，则字

句长短、虚字实字，人名地名乃至声调平仄都与之相当。意思也常常

是单看一股则偏，再看一股则全。一般全文有八比（八股），即起二

比（也叫起股或提比）、中二比（中股），后二大比（后股），末二

小比（也叫束股或束比），但二小比亦有提前用于起比之后，或中比

之后者，有时也径直略去，这样全文就是六股了，蔡元培说∶至晚清，

六股已是很普通，61 这一点我们也在阅读晚清朱卷中得到了印证。

这有助于突出大比，集中精力在大比中发挥。但是，比太少又可能失

去变化起伏，62 故八股文一般以六比、八比为正格。朱彭寿说∶“余

昔从事举业时，窗下所作课艺，每篇无不为六比者。戊子乡试，题为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余遵文公集注，以诗书、礼乐、易象春秋，



劈分三比；乙末会试，题为《主忠信》，复以主忠、主信、主忠信，

劈分三比，皆获中式，盖同中见异，阅者较易刮目耳，然实非正格。

凡抡元之作，例不取偏锋也。”63 

  比、对偶在诗文中是源远流长、司空见惯。梁天池认为，比是本

事物“阴阳奇偶之理”，而排偶之法，“汉晋以来，无人夫不讲此。

即四书五经中对偶之句层见叠出，时代愈近则其辞愈妍，其势使然。”

64 有比偶易见文彩，自然也增加了难度，刘熙载说∶“《易系传》

言‘物相杂故曰文’《国语》曰‘物一无文’，可见文之为物，必有

对也。”65 

  比股的作法，一般是提二股用来原题，以提起题意，宜虚而不宜

太实，点到即止，一般四、五句即可；中二股要正发题意，要切实，

但还要留有不尽之意；后二股是推廓题意，要努力另发心思，别开生

面，束股一名缴股，是总一篇之局而收束之股，要短，但笔法要紧严，

是比的部分归宗结穴之处。此两小股也可用于提股之后，这时叫“虚

股”，用来点出题面，或者也可径直略去。这样的情况下，后股也就

要有收束之意了。刘熙载说文之出对比有七法：“剖一为两、补一为

两，回一为两、反一为两、截一为两，剥一为两，衬一为两。”66 又

有分股立柱之法，即于股首或创一意，或拈一字，或提一事，用为一

股之绳，领股中意义。有从题意立柱者，如理学题用‘致知力行’分

股，仕进题用‘致君泽民’分股。有从题面立柱者，如‘忠信’题以

‘忠信’分股，‘致中和’题以‘中和’分股。有就注语立柱者，如



‘夫何为哉’题，以‘绍尧得人’分股，‘至道不凝焉’题，以‘聚’

字‘成’字分股等等。67 

  比的例子自然比比皆是，下仅略举二例：如前 1868 年会试题“畏

大人畏圣人之言”，第 5 名郑训承的破题是“更徵君子之所畏，由天

命而兼及之也。”，其前四比是∶68 

  （起二比）惟大人中无不诚，立其命于真实无妄，日用伦常之地，

人人所当共尽者，大人独先自尽之，本身作则，纯粹精也，故巍巍者

大人之望，自足表率于群伦；惟圣人德无不备，凝其命于保合太和，

民彝物则之原，人人所当共明者，圣人独先自明之，吐辞为精，明辨

皙也，故洋洋者圣人之谟，自足范围乎百氏。（中二比）然则大人天

命之所归也，君子即以畏天命畏之。昭为大德，畏焉而敬守典型，布

为大猷，畏焉而恪循轨度，明物察伦，大人独至之，诣正君子欲至之

诣，人之畏大人在势分，君子之畏大人在性功也，则契合真也；然则

圣人之言，天命之所寄也，君子亦以畏天命者畏之。切近之言，畏焉

而不愈于易，精微之言，畏焉而不阻于难，至德要道，圣人垂训之，

书皆君子律己之书，人之畏圣言在法语，君子之畏圣言在师资也，则

策励深也。 

  起二比分别提起“大人”、“圣人”，中二比方点出“畏”字，

说明为什么要畏，君子之畏与一般人之畏有何不同。本房于此文加批

曰∶“气体文华，词旨精到，方家举止，庶几接迹归胡，非揣摩风尚



者能与之争工拙。”再看第 16 名许景澄的破题是∶“继天命而言畏，

畏愈显矣。”其前四比是∶ 

  （起二比）非必震人以势分也，第觉至德无为，克膺天位，神功

广运，可代天工，瞻视有由尊，实鉴观有由属也，则俨恪难宽也；非

必耸人以听闻也，第觉传为心法，天理常存，若为民彝，天经悉备，

德音有由播，实帝谓有由通也，则率循罔越也。（中二比）惟君子以

纲常名教，斯世贵有完人，而无党无偏，皇极早端及趋向，故天威钦

咫尺，瞻觐者倍懔森严；惟君子以才智聪明，克念皆堪作圣而是彝是

训，先民早示以准绳，故天道阐精微，诵习者弥深警惧。 

  以上起比与中比比较平均，起比先从反面引出为何要畏，但并不

多着笔，并不实写，中比方点出“君子”。 

连接全篇 

  八股虽然有骈有散，有虚有实，有朴有华，却讲究浑然一体。破

之后有承，承之后小讲，小讲之后又再入文题，然后是起二股，一般

起二股之后又再点出题目，再中二股，后二股大段发挥，这其间又可

能有过接，之后或嘎然而止，或再用二小比束股，然后收结，如系引

申出文题下文的意思则叫“落下”。总之，破题、承题、起讲、入题

之间，各比之间、以及冒子与比、与收结之间都要有一种紧密的有机

联系，不仅在语气上能顺得过来，使人有一气呵成之感，而且要收一

种整篇有理有法、层次分明、结构严谨之效。有人将八股文譬之於人：



“破题犹冠也，承题犹发也，起讲犹首也，入手犹项也，起股犹两臂

也，中股犹腹背也，后股犹两腿也，束股两足也，中间之出落呼应，

犹通身之筋脉也。”69 所以，古人讲究全篇起承转收连接之法。 

  承题如遇长题，不能逐句承出，宜择关切重大者笼括之。承题最

忌平头并脚。平头者，领头数字与破题头数字相同，如破题领头用‘圣

人’，承题领头亦用‘圣人’。并脚者，煞尾数字与破题煞尾数字相

同，如破题煞尾用‘而已’字，承题煞尾亦用‘而已’字。破题于圣

贤帝王诸人，须用破讲，承题则直言之，如尧、舜则真称尧、舜，孔

子则直称孔子，其余诸人皆因题直称，无复避忌。起讲扼一篇之纲领，

而发其大旨，故最宜浑融，不宜刻露。起讲妙处，全在包笼大势，虚

而不泛，既能发全题之神，复能养全篇之局。一则安顿上文有法，不

至令书义颠倒；二则能留余地，不至将题意说完，后幅可免重叠之病。 

  后来有些作者还有意在一股之内“起承转收”，但此不免过于琐

碎，而因小失大，吴侣白说∶前辈之文，一篇中多有十数股者，其股

体短，或四五句，或五六句，本股无起承转收，以通篇为起承转收，

所以其体圆，其神隽，有古文意。若今之长比排偶自为起承转收，则

四比成四截，神气不贯，全无古文意。70 

  下面我们可以举光绪 6 年庚辰科（1880 年）沈曾植、李慈铭的

会试卷来说明八股文之连接全篇∶71 



  沈曾植，嘉兴人、同治癸酉科顺天乡试第 22 名，会试 24 名，殿

试三甲 97 名，用刑部主事，当年会试首题是：“子曰：‘吾与回言，

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出自《论

语·为政篇》，沈氏的破题是：“有深会圣言者，如愚所以不愚也。”，

承题是：“盖其会圣言也不深，则其发圣言也必浅，即其私而退省之，

不愚者不诚赖如愚哉？”起讲兹略，然后是代入孔子语气之起二比：

“高坚前后之程，吾与回言无不尽，顾何以言所以，言所已及，回与

相近，言所未伸，回并不与，……言动视听之则，吾与回言且无余，

顾何以言之偶传，质疑有待言之时，示偏觉索解无闻……”然后是出

题：“如是焉而言已终日也，噫，愚矣，愚于进安，必其不愚于退也，

而吾且省之。”然后是二小比：“燕私之地，不假提撕，体诸心有验

诸身，而亦前亦趋欲从者其志；启发之机，不关愤悱，积乎中以形乎

外，而无施无伐不惰者其神。”随后“盖违而发者恒情也”是一句过

接，然后是中二比：“夫孰知不违而亦发也，……；夫孰知不违亦足

以发也，……。”后二大比：“而后知回之明悟独深也，……；而后

知回之涵养独粹也，……。”最后以简明扼要的两句收结：“回愚乎，

回不愚乎？” 

  第二题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题

出自《中庸》，沈的破题是：“效有极于四方天下者，柔怀所以治外

也。”紧随承题：“夫四方归之，天下畏之，岂非有国者所欲得诸天

下者哉，柔焉怀焉，其效斯在。”然后起讲：“且王者体天出治，昭

其德者，云瞻日就；服其令者，雷厉风行，……”（以下代入口气）



“臣请进子来而言柔怀，今夫有分土者无分民，故王泽之隆，不遗远

者，定一尊者大一统，故风同之盛首戢强侯，请以四方天下观。”然

后起二比：“谓盛朝不尚招携，何以戎狄蛮闽职方怀方隶其数；谓王

者不矜控制，何以山川种族四荒四极纪其名……谓强藩之悍戾难驯，

何以弓矢戎兵神武昭，而天下之材能尽戢，谓封建之事权易散，何以

躬桓蒲糓朝仪肃，而天下之意气皆平，……”以下略。 

  第三题是“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论其世也”，即所谓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沈曾植破

题为∶“论人者必论世，不徒颂读也已。”承题略，起讲首言：“尝

思阅世生人，阅人成世，此古今之人所由判也……。”然后起二比：

“琴梦有不言之隐，上观千古，下观千古，音尘隔者神理自通，善不

限于方隅，善何容限于人代也。……；丹青有不实之文，十世可知，

百世可知，际会绝者心源自接，并我生者，其人不可轻，先我生者，

其人犹可爱也……。”此比有欲与古人心灵相通意，今日读之亦“犹

可爱也”。然后是二小比：“且夫诗言志，书言绪，百世上所以待白

后来也；与古居，与古稽，百世下所以仰承先哲也，……”接着是中

二大比：“从风流息寂以还，时而置论曰∶……自来载籍流传，误于

蔑古者半，误于论古者亦半，古人本不习后世之陈言，论古人者，独

奈何绳以后世之苛论也，惟衡其世，以为颂读之资，……从简断编残

之后，时而出论曰∶我颂诗能式古训，我读书能证古文，臆见相参而

莫知其觏，……从来文辞隐互，好为墨守者非，好为论正者亦非，古

人本不习后世之文章，论古人者，独奈何律以后世之体制也；惟标其



世，以总诗书之纪，……。”然后是后二比：“旁行斜上，后人半紊

其文，苟一经识者推求，尚可得知人微意；系月编年，史册信存其法，

苟并入经生讲习，当倍深思古幽情。”最后是收结：“尚友者之论如

是。”由此文可见一种历史观，这种知人论世，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

去看待历史的眼光也正是我们今日所急需。 

  李慈铭，会稽人，乡试第 24 名，会试第 100 名，殿试二甲 86 名，

以郎中用。其首题破为∶“惟大贤与圣相契，不违者见其不愚也。”

起二比仿孔子口气云：“一堂之晤对，教学相期，使理有未融，所贵

同人之往复，何以湛然神定，……尔室之暗修，啸歌自得，诚事有未

尽，不妨待质于更端，何以默尔自安，……”然后过接：“此不违如

愚，吾之所疑于回者也。”接着中二比：“而回退矣，侍坐从容，岂

必欠伸而视日，然天生之将倦，正当弟子之习勤……而吾省其私矣，

天机洋溢，随其动静，而皆呈故燕几之优游，弥胜讲惟之严肃，……。”

从上可见二比并不必字字对应，不必长短若合符节，接着是出题，与

一般放在起股后不同，这是放在中股后∶“吾至此始知回之亦足以发

也，然则回也不愚也。”然后后二比：“诲勤听藐之事，万不以拟吾

侪，特以受教有浅深，则说绎亦未敢自信，……入耳出口之功，非所

语于吾党，特以叩鸣有大小，则异同亦不免多岐，……”最后收结“然

则吾与回言终日，益以见其不愚也，而回进矣。”房官批语是∶“理

境至深，文心至细。” 



  李慈铭第三题破为∶“进论古人诗书，贵考其世焉。”然后承题：

“夫古之人，较天下善士固更进矣，颂诗读书而更论其世。”随后起

讲中的几句文字似还可反映出李之潜在的骄傲，日后品评世人，不屑

与之为伍的性格，“……此固不可泥文字以求之，又不可离文字以涤

之。……以友天下善士为未足，是今之世未足论，今之人不屑知

矣。……”然后起二比：“穷皇古之原而侈言荒幻，自燧巢以降，……

事迹已湮而莫考……循近人之说而取法后王，自五霸既衰，……记诵

多驳而不经……。”接着出题：“是则尚论古之人，舍诗书其奚取哉？

然而诗书之人之世，当考而知世。”接着中二比：“诗之世分于人，

豳风用夏正，而元公所作，不得止系公刘，……盖其人虽较书为多，

而取材终隘也；书之人统于世，云乌岂无纪载，而立言非雅，乃托始

于唐尧，……盖其世虽视诗为广，而断代亦严也。”接着后二比：“大

抵简策之留遗，是非各半，自古难言之隐，有因直笔而明者，亦或因

微辞而转晦；此非如今之人，能委曲以相喻也；……大抵性情之所近，

取舍难齐，起居稽古之余，有因同我而褒者，亦有因异我而加贬，此

非如今之人，能争执于一堂也；……岂章句之所能赅哉？”此指出了

理解历史、理解古人之困难。最后收结：“此尚论之学，即尚友之学

也。”其文亦显示出一些作者的新颖见解。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 

  我们在前面指出了八股在历史上产生形成的自然而然性，构成八

股的各种要素在文学上运用的悠久性，以及八股将这些作文要素有机



地结为一体的综合性，现在也许可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考八股究竟

在考什么？八股取士主要要求士人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 

  此我们可以借用启功的一个通俗比喻，他说∶八股破题的作法，

和作谜语极其相似，谜有谜面、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原

文题目即是谜底。进一步讲，全篇的八股文几百字都是谜面。72 我

们一般都是就谜面（如几句话，一首诗）来猜谜底，并且常常可在规

定的范围猜（如打一物、打一字），而应当说，设计一个谜面要远比

猜一个谜底困难得多，设计一个几百字的长谜、韵谜、诗谜就更难了，

而八股文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长谜，一个文谜（就其中比的部分而言

还可以说是韵谜），八股文的作者也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长文谜的设

计者。他还要通盘考虑到理、法、辞、气，乃至音调，平仄等各个方

面，因而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一个学作八股者确实很难一下就掌握此

技，他往往先需从二句破题学起，这是最初级、也最优先的设计谜面，

然后承题扩展到三四句，起讲再扩展到十来句，再进入洋洋洒洒、音

调铿锵、最见文采、也最难把握的比的部分，最后收结。在全篇文章

中，都要牢牢扣紧谜底——不逾越文题所定的范围，不侵上犯下，且

要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波涛起伏一般推进，最后又要收得拢，截得

住。 

  然而，八股文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技巧，又可以说是古代乃至今天

我们做文章都需要知道并应当遵循的一些要求，例如全篇文章要扣紧

主题，开门见山，首尾呼应，结构严谨，有理有据，文字流畅，以及



不要堆砌华丽词藻等等。从这方面说，学八股又不是很难的，其基本

要求和技巧与我们学写其他文章一样，可以触类旁通。八股文的特殊

点也许主要在于它的综合性和严格性∶它把主要的文章技巧，乃至把

骈散、文理、人我等因素巧妙地结为一体，并形成某种不能有大的逾

越的定式，但这也只是用于考场，并不是说要求古人无论作什么文章

都得如此。 

  当然，我们把八股比喻为设计谜面，只是就其形式技巧而言。总

之，一个士子要想通过八股取得成功所需具备的能力可约略归为以下

几条∶73 

  ⒈记忆能力。他必须熟记四书五经这些主要经典，不仅熟记内容

大意，而且逐字逐句熟记，不仅熟记正文，而且熟记朱注，这样，对

任何出题（尤其小题）他才能一眼即知其出处，知其章节，知其上文，

知其下文，知其注解，知其历史背景，这样作文才能有一个基本依据，

这是一种最初步的能力。它意味着必须在上下文中（context)把握全

体。 

  ⒉理解义理的能力。他必须充分和确切地理解经书及经解所说的

意思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字句之间有何逻辑上的关联，然后才有可

能引申发挥，代圣贤立言。 

  ⒊组织文字、发扬文采的能力。如果说记忆和理解能力主要是一

种投入，一种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原文本的能力，那么要写好八股就



还需要另一种能力——即一种产出的能力，一种把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用雅训的文辞，在严格固定的程式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涉及到一种

文学的领悟力和想象力。 

  以上这三种能力，尤其以后两种，又尤其以最后一种为最重要，

记忆能力涉及的主要只是知识，而后两种能力涉及的则是思想、智慧、

文字技巧及语言美。74 因而考八股也就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

考“记性”，而是考“悟性”，考“会根”和文才。这几种能力固然

不能离开后天训练，但更和天资有密切关系，所以古人会有一个人是

不是“读书种子”之说。费孝通，潘光旦也认为，八股主要不是一种

知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检查。75 

  1933 年夏， 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叔雅请陈寅恪代拟大学入学

国文试题，陈寅恪且有过以类似于八股中的基本要素（比和代）出题

的尝试，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当时，陈寅恪定一文题为“梦游清华

园记”，又一对子题为“孙行者”。“盖曾游清华园者，可以写实，

未游清华园者，可以想像”，对子题“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

行者’”。“梦游”可说是一种设身处地的“代”，而对对子亦即为

“比”，均为八股之基本要素，而比起旧日八股来，自然还是容易多

了，陈寅恪拟之以低就当日考大学者，然当时舆论却也哗然。 陈寅

恪后来在与刘叔雅书中对出对子题的旨趣做了解释∶“据积年经验所

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

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以之测验程



度，始能於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庶几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

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

若就此义言之，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

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於对对子之一方法。”陈寅恪并批

评了《马氏文通》将印欧语系中之特殊规则视为金科玉律，一概施诸

汉文的“不通”，指出任何比较必具一历史观念，否则将怪诞百出。

而对偶确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表现其特殊优点，具体说有

四条∶⒈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⒉对子

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而能分平仄，才能完全欣赏与了

解传统文学。⒊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⒋对子可以

测验思想条理。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

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籍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76 总

之，八股有别于古代的帖经墨义，也有别于当代也仍然屡见不鲜的那

种需要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77 而主要是一种智力、

能力的检定。78 

  为什么不考别的？为什么考试内容不紧密地联系实际，联系时

政？比方说就考时务策论，或以之为主，或至少允许考生在经义中评

论时政，以求考试较切于政治，较切于实用呢？然而，此法并不是在

历代的考试中没有屡次试过，也曾留下过几则佳话，然而若普遍推行，

以之为一种制度，它的弊害也是迅速而明显的。这样考也许确有可能

使少数有责任感和见识的士人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与才学，但

是这一全国规模、机会平等的公开考试，并不能只对这少数人开放（也



无法先行鉴别他们），而它本身客观上又是一种与名利相联系的上升

之途，大多数考生并未经过政治习练，甚至有些尚乏生活阅历，故不

易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因此，即便策论题为实事，大多数人大概也只

能是空发议论，乃至助长妄言之风，且此常常会导致或加剧政治上的

派别之争，而一些考生还可能为求取中而揣摩迎合考官的政见，乃至

于在其中暗藏关节，与考官一起营私舞弊。而且，议论时事亦非一般

义理那样可使考生深入发挥，也不便于考官悬一客观准绳进行衡量。

总之，科场并不是合适的干政、议政之处，它不过是选择日后也许可

堪造就的政治人材而已。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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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 代“孝弟”，以“理”代“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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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清代硃卷集成》册 32-35，题出自《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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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董其昌《论文九诀》，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经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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